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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憑欄撥阮曲，今朝伏案弄金石 

                    ──論女篆刻家韓約素 

Han Yuen-Su――A Women Artist of Seal Carving 
 

蔡孟宸 

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摘要】 

 

    韓約素，號鈿閣，約為明末清初人。這位鈿閣女士是第一位有文獻記載的女

篆刻家，但自清初周亮工《印人傳》以降，她的生平史料卻如石沉大海，概不能

見；歷代談印論藝的專家學者，亦多忽略她的存在。 
    韓約素在藝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生平事蹟提供當時文人對女藝術家之觀

感；她的印章印藝可作為女性展現自我的例證。本文擬從文獻的考索、印章的評

介，對韓約素進行完整的觀察，並探討這位女藝術家在篆刻藝術史中之意義。 

 

關鍵詞：明末清初，韓約素，篆刻。 

 

一、緒論 

    韓約素，號鈿閣，1可知為明末清初人，生卒年不詳。這位鈿閣女士是明季唯

一的女印人，在篆刻藝術史中亦是第一位被記載的女篆刻家。 而自清初周亮工《印

人傳》以降，2關於她的史料記載卻如石沉大海，概不能見；歷代談印論藝的專家

學者，亦多忽略她的存在。 
    觀察現存之韓約素作品，她的印章藝術成就是應受到肯定的，歷來卻少有論

者能深入探討，這對篆刻藝術史來說，當可謂遺珠之憾。本文擬對韓約素做完整

的考察，並探討女藝術家在篆刻藝術史中的意義。本文論題之開展依循下列三點

路徑： 
 
                                                 
1 關於「鈿閣」之說法，《古今百家篆刻名作賞析》、《中國篆刻全集‧卷四‧韓約素》謂韓約素「字

鈿閣」，《印人軼事》、《印學史》、凌士欣〈女篆刻家韓約素〉皆謂韓約素「號鈿閣」、「自號鈿閣

女史」。筆者以後者所言為佳。 
2 周亮工（1612―1672），河南祥符（開封）人，久居金陵（南京）。字元亮、減齋、緘齋，號陶

庵、櫟園、櫟老、櫟下生、諒工、適園、瞀公、伯安、長眉公。齋堂為賴古堂、恕老堂、古梅

花樓。崇禎庚辰年進士，官御史。清初歷任福建按察使、戶部侍郎。富收藏字、畫和古器物，

故取齋名為「賴古堂」。博學，工詩文，善分書。酷愛印章，遍交當時篆刻高手并求覓作品，所

集達千餘鈕。刻印重筆意，分書和篆書結構并存於印文之中。存世有《賴古堂藏印》、《賴古堂

家印譜》、《印人傳》、《賴古堂文集》、《尺牘新抄》、《賴古堂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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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重障礙：女印人的生存空間 

    明、清兩代雖有「才女」文化蓬勃發展，但囿於傳統認知，「女性」身分仍屈

居劣勢，女詩人、女彈詞家的創作乃處處受限，能「邊緣發聲 」的僅限少數閨秀、

名妓，有才華而被遺忘的女性，仍多不勝數。既非名門閨秀、亦非當紅歌妓；既

不以詩詞傳世、亦不和名士談情說愛的韓約素，「女性身分」是她留名史冊的第一

重障礙。 
    其次，文人篆刻發展至明末清初，雖業已印人輩出、作品紛陳， 既有流派印

章各家爭鳴如三橋派（文彭）、雪漁派（何震）、泗水派（蘇宣）、婁東派（汪關）

等，3創作隊伍浩大，品類繁多；更有集古印譜、個人印譜等出版物，保留當時蓬

勃的印章創作、品鑑風尚，但仍無法超越書法、繪畫兩「大宗」，咸被視為「雕蟲

小技」，不受重視。因此「印人身分」是韓約素在篆刻藝術史上嶄露頭角的第二重

障礙。 
    基於種種不利因素，韓約素其人其事本應就此淹沒在歷史的洪流之中， 但她

的生平事蹟竟受周亮工《 印人傳》收錄；清代則有極少數的邊款、論印詩作提到

她的名諱……4雖文字多為斷簡殘篇或輾轉傳抄而來；印章作品亦已寥若晨星、真

假莫辨，但她的出現，著實令人驚喜。 韓約素是如何突破雙重障礙，留下生平姓

名？究竟是因緣巧合還是別有玄機？ 因此，本文擬對韓約素進行資料的蒐羅與考

察，期望從隻字片語中拼湊韓約素的完整形象，解答上述提問。 
（二）印章辨偽與印風解析 

    因前述「 多重障礙 」使然，女性藝術家的生平事蹟欲流傳後世，並非易事。

而韓約素不但名列《印人傳》，且有印章作品傳世，雖不滿十方，且未必皆為真品，

但已足夠令人驚艷。更啟人疑竇的是：她的作品為何如此受歡迎？她的「小小章」

何以廣受文人喜愛？  
    除展示現今可見之韓約素印章外，本文並將對韓約素印章進行辨偽。 明代印

人文彭、何震的現存印章，有部份為仿作、偽作是確知的事實； 篆刻藝術史中，

摹印、代刀也是常見的現象，5因此對韓約素作品的考察與檢驗，是有其必要的。 
    女印人的篆刻作品為何／如何受眾多男性文人的推崇與珍藏？本文藉由釐清

韓約素印章、印藝的真實面貌，期能解答女藝術家如何「被觀看」，找尋女印人在

篆刻藝術史中應有之位置；並藉其印風的解析，討論她的藝術成就。 
 

                                                 
3 蕭高洪：《方寸之間──中國篆刻藝術史》（高雄：汶采有限公司，2002 年），頁 137―143。 
4 詳見本文頁 6（論印詩三首）、頁 13（清蔣仁之邊款）。 
5 「由於文彭在印學史上的巨大影響，仿製和偽造他的作品在當時即非常之多，以至於『贗鼎遍

天下』，至今世上所傳文彭之印，絕大部分均是偽品，加上流派印興起之初，尚無輯自刻印成譜

的風氣，所以我們在今天很難對其治印的藝術特點作準確詳盡的評判。」蔣異：〈前言――故宮

藏明清流派印源淺說〉，收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明清流派印選》第一卷，（北京：紫禁城出

版社，2002 年）頁 6。 
「……何震則改以單刀刻款……而在明代許多印人也以摹刻他的印作為能事，留下了許許多多的

印譜，……」同上出處，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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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女印人在篆刻藝術史中的定位 

    明、清兩代的篆刻舞台大抵以男印人為多，女印人的身影既朦朧且稀薄，彷

彿隨時要「消失」在男性主導的史料、論述之中。然而藝術史上並不乏傑出的女

性，如女書法家衛夫人、薛濤；書畫家管道升、黃媛介；女畫家馬守真、惲冰、

惲懷英……這顯示在藝術創作隊伍中，並不乏女性身影。 
    明清之際的女性著實引人注目，倡優聲妓的慧黠與才情，就是權貴、名士也

為之傾倒； 閨秀婦女的詩詞小說亦自出機杼，多有佳作……因而論者紛紛對明清

才女文學、文化投注熱烈的眼光。閱覽胡曉真〈最近西方漢學界婦女文學史研究

之評介〉6、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可知才女研究的蓬勃興盛7。康正

果〈重新認識明清才女〉則羅列了近代才女研究的各種面向……8因此可知，女性

在文學研究中已逐漸受到重視，則在篆刻藝術史中，也應受到相同的待遇。 
    本文首開女印人研究之個案，希冀經由對韓約素的充分考察，賦予她在篆刻

藝術史中應有之地位。並期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引起學術界對「女藝術家」的

正視。 
 
二、文獻記載的韓約素 

（一）周亮工《印人傳》的記載 

    最早紀錄韓約素的文字可見周亮工《印人傳‧書梁千秋譜前》9： 
      千秋有侍兒韓約素亦能印，人以其女子也，多往索之，得約素章者往往重

於千秋云。 

文中表明韓約素乃梁袠之侍兒，10且雅好石章的藏家、 有鈐印需求的文人皆往來

求印，並珍重更甚於韓約素的啟蒙師傅、一家之主──梁千秋。此段文字令人疑

惑：人們為何對韓約素的印章有如此高的興致與評價？ 
    周亮工乃明末清初收藏家、文人、印人，其《印人傳》是最早為篆刻家作傳

的文獻，記錄了晚明至清初的多位印人。歷代文獻每談及「韓約素」則沒有不參

酌周亮工《印人傳》的11。《印人傳‧書鈿閣女子圖章前》記載： 
      鈿閣韓約素，梁千秋之侍姬，慧心女子也。幼歸千秋，即能識字，能擘阮

度曲，兼知琴。嘗見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其手，輒瑩如玉。次學

篆，已遂能鐫，頗得梁氏傳。然自憐弱腕，不恆為人作，一章非歷歲月不 

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

                                                 
6 胡曉真：〈最近西方漢學界婦女文學史研究之評介〉，《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 2 期（1994 年 6

月），頁 271―289。 
7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年）。 
8 康正果：〈重新認識明清才女〉，《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六期（1993 年 11 月），頁 121―131。 
9 周亮工：《印人傳》（揚州市：江蘇廣陵古籍刻印社，1998 年），頁 7―8。下引此書不另出註。 
10 梁袠，字千秋，生卒年不詳，揚州人。寄居白下（今江蘇南京）。篆刻守其師何震法，能逼真。

當時善鑒者見何震、梁袠兩人篆刻，竟難辨別。著有《印雋》四卷。 
11 如本文頁 8 所引錄之《清代三百年艷史》中從略的大段雷同、頁 10 所引錄之各家談藝論印之

文章，皆可見周亮工《印人傳》的筆墨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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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頑，奈何作此惡謔。」又不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

腕，兒家詎（按：難道）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

它巨鋟（音「謙」），徒障人雙眸耳。（頁 11） 

周亮工謂韓約素聰穎識字，能撥弦唱曲，並未言及韓約素在詩文方面的造詣。試

想一位青樓女子對曲藝的熟稔則已，未必能兼吟詩作文。但文後又言「 次學篆 」，

此處「篆」字可做兩方面解，一為篆刻之「刀法」；二為「金石之學 」，即古文字

的造詣，二者缺一則不能稱為篆刻。 因此文獻雖未留下韓約素的詩文作品，但從

周亮工的敘述，顯示韓約素是懂文字之學的。 
    周亮工形容韓約素「 自憐腕弱」的形象，往後一概深植於歷代談論印藝的文

人心中。從此段文字可看出韓約素的個性： 
1、 重視自己的篆刻作品：「一章非歷歲月不能得」顯示她不輕易受人委託，一旦

接受委託則不草率為之，而是潛心經營。 

2、 「腕力不足」實是「喜鐫佳凍」的藉口：文中顯示，實際上韓約素並非「不

能」刻大章、劣石，而是不願意刻。此率性任真的形象，在中國女性文化中，

是少數、異數。 
3、 「治印」是遊戲或消遣：韓約素並不看重自己的「身價」，反而拒絕求印，顯

示她對於篆刻一藝並無太大的執著。 雖然丈夫梁袠以印章名世、為一職業印

人，但她並未將刻印當作終身大業。 

 

余倩大年得其三數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

一章。杜荼村曾應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

然終不滿十也。優缽羅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

微、楊宛叔、柳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流巨公，以取聲聞。鈿閣

弱女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老寒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

至今尚寶如散金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

如此哉！（《印人傳‧書鈿閣女子圖章前》，頁 11） 

 
    周亮工這位當世大藏家自己也很驚訝：一位沒有盛名的文士做靠山、 又不以

詩詞見長的「弱女子」，竟可以如此「雕蟲小技」流名於世？周亮工對韓約素的關

注是值得細究的， 後繼論者亦察覺這其間不合理之處12。從周亮工與梁袠間的關

係，可察覺周亮工的書寫企圖 ─《印人傳‧書梁千秋譜前》對梁袠無甚好感，先

是批評他摹何震印的糟糕13： 

                                                 
12 「梁千秋印藝技巧頗高，嘗仿何震印，他人難以區分真偽。然其品不高，人亦多微詞。尤其是

千秋得名後，留心聲妓，一意自恣，若別人請其鐫章，則潦草應之，或請其弟大年代刀。大年

性格孤怪冷僻，不大願與千秋合流，故多不願為之代鑿。（亦有人謂周亮工因請梁千秋刻印，

多未獲允，固褒其弟而貶其兄。）」劉江：《印人軼事》（浙江：浙江美術學院，1992 年），頁

29。 
13 何震，字主臣，生卒年不詳。又字長勳，號雪漁，婺源田坑人，居南京。個性豪爽，精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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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其摹何氏「努力加餐飯」、「痛飲讀騷」、「生涯青山」之類令人望而欲嘔，

大約今人不及前修。（頁 7） 

又在《印人傳‧書梁大年印譜前》寫梁袠的慘澹末路14： 

千秋狼狽南歸，客死於途，世人恆以千秋勝大年，予獨謂大年能運己意， 

千秋僅守何法，凜不敢變，不足貴也。（頁 9） 

文中用詞刻薄，顯示周亮工對梁袠殊無好感。因此《印人傳》中〈書梁大年印譜

前〉、〈書鈿閣女子圖章前〉兩篇對梁大年、韓約素有著不見斧鑿的褒揚，可視為

他貶抑梁袠的一種書寫策略。 

    然而韓約素生平的保存，卻不能完全歸因於周亮工的「貶低梁袠」策略。如

前述所論，韓約素人格風骨的特出，是人們所喜愛的；她的印章作品也具有精巧

雅致的美感。因此韓約素的生平得以被保存，實是兼具「著錄者的偏好」和「本

身被書寫的價值」兩種因緣際會而來。 

 
（二）清季文人筆下的韓約素 

    周亮工《印人傳 》以降，印人傳略之篇章就極少談及韓約素。汪啟淑《續印

人傳》、葉銘《廣印人傳》皆未提及隻字片語，馮承輝《歷朝印識》則在梁袠一條

下小字兩行：「其侍姬韓約素字鈿閣喜作小凍石」15。另有清人徐珂《 清稗類抄 》

中錄韓約素一條：「韓約素鐫印：梁千秋侍兒有韓約素字鈿閣者，善鐫印章。人有

以數寸大石章求鐫者，約素輒顰蹙曰：『欲儂斲山骨耶？』」然亦多似周亮工《 印

人傳》所言及的韓約素形象16。 

    上述印人傳略之書籍，保留了明清兩代篆刻家的珍貴史料，其中收錄大量的

印人，卻獨漏韓約素。筆者以為，缺乏周亮工《印人傳》以外的韓約素生平文獻

可能原因如下： 
1、 作品的缺乏：韓約素並未出版印譜，又如周亮工所言，她不輕易為人篆刻，

則在民間流傳的印章肯定罕見，在難以一窺真品的情況下，便少有能發議論

者。 
2、 從印章流派發展的角度觀察：韓約素印章以元朱文為特色，在明末清初印壇，

元朱文的操作正漸趨成熟，較梁袠稍晚的印人如汪關就已把握的相當工整；17

                                                                                                                                              
與大書畫家文徵明之子交往密切，磋商文學質疑，時稱「文何」。著有《續學古篇》行世。 

14 梁大年（1583 年左右），梁袠之弟，能治印，個性孤僻，周亮工謂其印藝較梁袠為高。 
15 汪啟淑《續印人傳》、葉銘《廣印人傳》、馮承輝《歷朝印識》均收錄於《明清印人傳集成》（台

北：文史哲出版，1997 年）。 
16 引自徐珂：《清稗類抄》第五冊，（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84 年），頁 2408。感謝南華大學美

學與藝術管理研究所刊物《美學與藝術管理研究所學刊》審查委員的提供。 
17 汪關，生年不詳，明末著名篆刻家。原名汪東陽，字杲叔。因得一漢銅印，更名「汪關」，李

流芳又為之更字尹子。安徽歙縣人。汪關治印，善使沖刀，所作工整典雅，印文恬靜秀美，印

風明快，富麗堂皇，深得漢印神韻。他的風格較何震的「猛利」大不相同，受其影響者有歸昌

世、甘暘、林皋等。明末著名書畫家的印章多出其手。著有《寶印齋印式》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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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初林皋的元朱文則更為洗鍊18。之後乃有浙派、皖派等印人輩出，元朱

文的蓬勃發展使其面貌多變、成為印章的主要表現方式。因此當歷代論印者

考察元朱文之脈絡時，慣以何震「雪漁派」為一宗；梁袠承襲何震而來，亦

列入雪漁一派，而委身梁袠門下的韓約素就很容易被忽略。 
 
    因此自周亮工《印人傳》以降，所蒐集到的韓約素相關文獻，多為文人的「論

印詩」。此處列舉數首（小字為詩旁題識）： 
梁家小婦最知音，方寸蟲魚竭巧心。他日封侯祝夫婿，不須斗大羨黃金。 

梁千秋有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必怒而却之。 

──清‧吳騫〈論印絕句〉19 
 

腕弱難勝巨石鐫，梁家約素說當年。回文小篆經纖指，粉影脂香絕可憐。 

鈿閣韓約素，梁千秋侍姬也。鐫印頗得其傳，然自憐弱腕，不恆為人作。

性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不頑，奈

何作此惡謔？」又不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

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章，今尚寶如散金碎璧。 

──清‧倪印元〈論印絕句〉20 

 

寫生彩管識林風，鈿閣尤傳鐵筆工。珍重芳名勞弱腕，一時雙絕擅閨中。 

余弟鶴街，於肆中得一白文「吳應貞」印，側鐫細楷三行曰：「乙未春三月，

報松陵趙夫人命，鈿閣女子韓約素」21按約素，梁千秋侍姬。見《印人傳》。

應貞，吳江人，歸於趙，善繪花草，見張浦山《畫征錄》。 

──清‧楊復吉〈論印絕句〉22
 

 

    上述吳騫詩中指「鈿閣小小章」的價值不輸黃金；倪印元詩「 纖指、粉影、

脂香」充分描繪了韓約素的女性形象。 楊復吉詩則別錄了自己的胞弟曾購得一方

韓約素印章，可見韓約素在清代藏家眼中仍具有強大的吸引力。惟文中「吳應貞」

印已不得見，是為一憾。 
    從上引清代所見有關韓約素的文字可知，韓約素的身影在文人、 印人的錄述

篇章中近乎銷聲匿跡，只餘籤詩數首，聊備一格。三首論印絕句皆不脫周亮工《印

                                                 
18 林皋（1657～？），字鶴田、鶴顛、學憩，號大林、草衣道士、虞山一叟、九牧後人。福建莆

田人，居江蘇常熟。自幼潛心篆籀之學，十六歲時印已為時人所重。印作以工緻為主，布局繁

簡相參，疏密得當，多字印尤見平整穩妥。印文書法端莊秀美，用刀明快勁挺，印風極為清新

爽人。後人稱之為「林派」，亦有人將他和汪關、沈世和合稱為「揚州派」。當時名家王翬、吳

歷、惲壽平、王鴻緒等人用印多出其手。存世有《寶硯齋印譜》。 
19 韓天衡：《歷代印學論文選》（西泠印社出版，1985 年），頁 994。 
20 韓天衡：《歷代印學論文選》（西泠印社出版，1985 年），頁 987。 
21 「乙未」：順治十二年（1655 年）。 
22 韓天衡：《歷代印學論文選》（西泠印社出版，1985 年），頁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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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傳》中紀錄的韓約素形象，倪印元詩旁題識更全抄《印人傳》而來。 惟今人凌

士欣〈女篆刻家韓約素〉一文保存了周亮工後代對韓約素印章的紀錄23： 
周氏作古(凌士欣按：康熙十一年，1672 年)後，其嗣子在浚於「朗如明月

入懷」印側刻跋識曰：「鈿閣女子韓約素為先君子作印三方，此其一也。其

二方皆為友人索去……」 

周亮工之子周在浚記錄了家藏三方韓約素印章的下落：「 朗如明月入懷 」（圖二）

得以保存，另兩方被不具名友人「索去」。然而猜想可知，那兩方印應是「肉包子

打狗」，有去無回了。 
 
（三）費只園《清代三百年艷史》記載 

    直到清朝覆亡以後，韓約素的名諱才又在書頁中出現。署名「費只園」的《清

代三百年艷史》以小說筆法記錄了「清宮帝后及王公貴族的爭權奪利和勾心鬥角，

揭露了統治者的殘暴及吏治的腐敗，反映了統治階級生活的淫靡奢侈的生活實錄 

。」全書共百回，24第五十八回「韓約素剝章工品石／顧二娘制硯小題銘」中有

大段文字敘寫韓約素生平事蹟。雖有部份「抄襲」周亮工《 印人傳‧書鈿閣女子

圖章前》，但仍提供不少筆者未曾想見的韓約素生平面貌： 

上回說到鈿閣女子，便是梁千秋侍兒韓約素。這梁千秋名袠，原是揚州人

氏，寄居南京，以刻石見重于時。大都脫胎何主臣的，有什麼「努力加餐」、

「痛飲讀騷」、「生涯青山」等類，這幾塊章，大眾卻評他似何。然千秋也

不肯輕易替人奏刀，有時還托兄弟大年代斫。自從得了約素，便將一生絕

技，盡傳于韓。約素自署鈿閣女子，尤自矜重。入印譜約不滿十方，周櫟

園印人傳中，有一段書鈿閣女子圖章前道……（以下全文抄《印人傳‧書

鈿閣女子圖章前》，更無一字改動。因刪去。） 

……約素跟了千秋，刓章品石，閨閣中極為難得。這約素生長白下，曾在

秦淮水榭裏，住過幾年。千秋久負盛名，同楊龍友、藍田叔，俱稱莫逆。

有時花間買醉，看這盈盈雛婢，弱不勝衣。 

千秋常歎道：「若個可兒，淪落風塵，不是很可惜嗎？」 

龍友慣做撮合山，叫千秋移根而去。千秋橐金正在充牣，果以二百鐶購約

素。約素憎千秋年老，每問龍友何日可除官？龍友輒漫應他。到得千秋寓

裏，只有些禿毫殘墨，零紈繼素，並無珍重品物，知道他是個塞士。又看

他穿的是輕衫，戴的是幅巾，又沒有紅袍紗帽的氣象，才知道受龍友的賺

了。幸虧千秋教他琴曲，漸漸有點領會「小紅低唱，白石吹簫」，這是何等

的風流呢？千秋料他聰明伶俐，決計傳授他篆刻。起先是教他治石，方的、

圓的、扁方的、橢圓的，相質造形，別有天然的風趣。 

                                                 
23 凌士欣：〈女篆刻家韓約素〉，刊於《人物》雜誌（1998 年第 8 期）網址：http://www.renwu.com.cn/

（觀看網頁日期：2007 年 5 月 13 日）。 
24 易夔編：《清代三百年艷史》（台北：未來書城，2003 年）封面題詞。原作者費只園，生平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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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即已脫出周亮工《印人傳》所營造的刻板印象，作者設身處地為韓約素

發聲──當韓約素初歸梁千秋之時，仍嫌千秋又老又沒前途呢！續往下看： 

然大凡容易傳名的，一是布衣，一是方外，其一便是閨秀。 

（中略） 

……像韓約素的刓章品石，卻是難上又難。約素倒並不受千秋的拘束，只

要所求的人不俗，所刻的石不頑，他也乘興為之，愈纖愈妙，否則便難說

了。千秋的朋友，最聯絡的是楊龍友。龍友卻雅善周旋的，在千秋書房裏，

調脂弄墨，剪素裁縑，約素都在一處。有時一幀繪就，沒有押腳圖章，約

素揀塊佳凍，鐫著一兩字，蓋在下面，龍友嘻嘻的籠袖而去。其次要算田

叔，沒有龍友這樣取巧，卻用畫幅交易的。 

 

    《清代三百年艷史》將韓約素「自憐弱腕，不恆為人作」、 「性惟喜鐫佳凍」

之形象解釋成「倒並不受千秋的拘束，只要所求的人不俗，所刻的石不頑，他也

乘興為之」，提供論者一個新的觀看面向。 

    《清代三百年艷史》並提供了韓約素與當時文人的交往情況： 楊龍友、藍田

叔，25若加上周亮工《印人傳》提及的杜茶村，26則可證明韓約素在當時並非「大

門不出、二門不邁」的閨秀形象，而是位善於刻章、不受拘束的女子。 她並不避

諱與男人共處一室，反而一同「調脂弄墨，剪素裁縑」；且圖章信手拈來、同文友

「以印換畫」，從事文人風雅的活動。《 清代三百年艷史》可說是提供了相當有趣

的材料。 

 

……後來千秋即歿，約素斷刀棄石，佐理家事，不復有這閒情別致。在櫟

園譜中，搜羅不到十塊，這要算得矜貴呢。 

乾嘉的老輩，有了韓鈿閣的章，還要有顧二娘的硯，才稱雙絕。…… 
上述引文為《清代三百年艷史》第五十八章上半段，述及韓約素生平事蹟的文字

到此為止，是以不再引述。 

    「後來千秋即歿，約素斷刀棄石，佐理家事，不復有這閒情別致。」此段資

料前代未曾記載，一方面顯示韓約素的情重：梁袠年紀較韓約素長許多，起初韓

約素嫌梁袠年老、窮酸，待到梁袠亡故後則「斷刀棄石」，全然放下浸淫多年的技

藝，從中可以看出韓約素對梁袠的情感。 

    另一方面，「不復有這閒情別致」說明韓約素雖以製印出名，卻只當是閒暇時

後偶一為之，可推測她日常仍以「侍姬 」身份自處，打點家務、照料起居；到了

梁袠亡故，無所依恃之時，仍無意靠鬻印自立，專職「佐理家事」。學者孫康宜在

《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曾提到：「歌伎洗盡鉛華後，往往變成文人妾，但是她

                                                 
25 楊龍友，字文驄，明末清初文人、畫家。藍田叔，名瑛，明末清初畫家，工寫生。 
26 杜濬（1611―1687），原名紹先，字於皇，號茶村，湖北黃岡人，詩人。流寓於南京四十餘年，

入清不仕，一生窮困潦倒。著有《變雅營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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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扮演的職責又不遜今人妻。」從這個面向思考，27不難理解韓約素的行為。 

    《清代三百年艷史》提供了珍貴的材料，使筆者得觸及更多有關韓約素其人

其印的研究面向，惟作者、版本、時代等考據未及並進，當於日後再行補足。 

 
（四）今人論著中的韓約素 

    民國以來，篆刻藝術在台灣得到充分的發展，創作成績斐然，但拾掇散佚的

古印、對古代印人的考索工作，限於地緣關係，則較大陸方面欠缺。因此在今人

論著中能見的韓約素資料，多為大陸的印學專著、印譜全集等。《印人軼事》中有

〈夫妻印人梁千秋與韓約素〉一篇： 

韓約素，號鈿閣，為梁千秋之侍姬，聰敏穎慧，幼歸千秋，能識字，度曲、

彈琴。嘗見千秋作圖章，初為他磨石包漿，石經其手即晶瑩如玉，後來也

慢慢學篆，試著鐫石，能得梁氏傳，故所治印頗秀雅可愛，婦女中刻印者，

以她為最有名。……「吳下阿蒙」一印，為陳巨來《安持精舍印話》中所

收錄，線條亦流麗清秀，頗有天真質樸之美28。 
文中記錄了韓約素「吳下阿蒙」一印被陳巨來《安持精舍印話》收錄，是一條珍

貴的資料。《古今百家篆刻名作賞析‧梁袠》一篇則錄有一段文字29： 

梁袠之弟大年及梁袠的侍姬韓約素（字鈿閣）都擅刻印。女子刻印，史料

上一直以韓約素為開端，惜作品流傳絕少見。 
此句肯定韓約素為史上第一女印人，且作品稀有。《中國篆刻全集‧卷四》中有韓

約素的生平簡介： 

韓約素，字鈿閣，明代女篆刻家，梁千秋之侍姬，幼歸梁千秋。能識字，

能擘阮度曲，兼工琴。平時見千秋作印，初為其治石，經其手輒瑩如玉，

後從梁氏家法，自憐腕弱，多作小印，喜鐫凍石。名流巨公以韓鈿閣章重

於梁袠，與鈿閣同時的王修微、楊宛叔、柳品如皆以詩稱賞她的篆刻。周

亮工曾得其一方印，如視之寶，秘而珍之30。 
其中「名流巨公以韓鈿閣章重於梁袠，與鈿閣同時的王修微、楊宛叔、柳品如皆

以詩稱賞她的篆刻。」顯然誤解了周亮工《印人傳‧書鈿閣女子圖章前》中「與

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柳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流巨公，以

取聲聞。」一段。周亮工貶王修微、柳如是等人倚仗文人名士的聲望，以揚韓約

素「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的難能可貴；《中國篆刻全集》卻解釋成「王、

柳諸人皆作詩稱讚韓約素」，此中謬誤，不可不察。已故大陸當代印壇祭酒沙孟海

亦有韓約素的資料蒐羅： 

                                                 
27 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台北：允晨，1992 年），頁 77。 
28 劉江：《印人軼事》（浙江：浙江美術學院，1992 年），頁 29。 
29 吳頤人、舒文揚編：《古今百家篆刻名作賞析》（上海：學林出版社，1997 年），頁 15。 
30 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哈爾濱：黑龍江美術出版社，2000 年），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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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不曉事強著一書」為周亮工刻，收錄於《小石山房名印傳真》31。 
「老不曉事強著一書」為韓約素現存重要篆刻作品，然而文獻中並未提及是為周

亮工所刻。沙孟海的見解值得參酌，故錄於本文。 
    上述引文皆篆刻藝術之專著，其他領域之書籍收錄韓約素資料者則有李狷厓

《中國藝術家徵略‧卷五雕刻類》、32殷偉《 中華五千年藝苑才女‧癡心耕石多

神品──印壇閨閣奇才韓約素》，33李狷厓有「 明金陵史痴翁廷直姬人何氏玉仙，

號白雲道人，工於製印，是為女子篆刻之始而無人知之者。」之語， 但何玉仙此

人無從考索，是否為女子篆刻之始仍待商榷34。《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則錄有「 韓

約素」一條35。 
 
（五）小結：文獻所載的韓約素形象 

    經由文獻的羅列，可察覺韓約素在柔弱的女性身體下，有著不亞男性的堅持

與率真，這和她曾寄身青樓的生命歷程有很大的關連。透過文獻，我們得到韓約

素的女子形象，茲分列數點論述： 

1、青樓女子的背景： 
    晚明的名妓文化間接影響女性才情的突顯與社會地位的提升：「這一名妓文化

繁盛於晚明時期；無論是其能見度，還是其文化水平，都在這一時期達到了頂峰 

……這些名妓受過的教育極為良好，她們甚至像文人一樣被稱頌。」，36由於韓約

素曾在秦淮一代做過聲妓，雖不得見於「名妓」的行列，但環境的薰陶使她擁有

名妓般的英雌氣質與才學根柢。 

    《清代三百年艷史》寫梁袠歎道：「若個可兒，淪落風塵，不是很可惜嗎？」

而後受楊龍友的推搡，以二百鐶「買下」韓約素。文中可見梁袠出於同情愛護之

心替韓約素贖身，而韓約素卻「憎千秋年老，每問龍友何日可除官」，可見她對自

己的「擇偶條件」相當自信。這般性格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柳如是的同代歌伎之中，有許多人都是詩、書、畫、曲四絕，時人直以女

性藝術家目之，而她們也不拘禮法，自由自在的與男詩人或翰林學士互相

酬答37。 
上述文字說明了當時文人對女藝術家的接受度。 在文學、藝術的場域中，女性處

                                                 
31 沙孟海：《印學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1987 年），頁 128。（按：《小石山房名印傳真》為

清顧湘之集古印譜） 
32 李狷厓：《中國藝術家徵略》（台北：臺灣中華書局，1983 年），頁 105。 
33 殷偉：《中華五千年藝苑才女》（台北：貫雅文化，1991 年），頁 292―295。 
34 清人姜紹書輯：《無聲詩史》中有「何玉仙」一條曰：「金陵史癡翁忠，有姬何玉仙，號白雲道

人。聰慧解篆書及畫，居常以文字相娛。予曾見癡翁畫一卷於燕都，中有白雲繪事，蓋飛白竹

石也。」文中說何玉仙「解篆」，但未言及此人能刻印。見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藝林類》

（台北：明文書局，1991 年），頁 232。 
35 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海市：上海人民美術，1981 年），頁 1482。 
36 高彥頤著，李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2005 年），

頁 256。 
37 孫康宜著，李奭學譯：《陳子龍柳如是詩詞情緣》（台北：允晨，1992 年），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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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等的位置與男性交遊、較量。 而受此一文化氛圍濡染的韓約素，甚至在歸為

梁袠作侍姬、走入閨閣後，仍可窺得其尚未褪盡的名妓風範。 

 
2、從青樓到閨閣：「侍姬」的身分轉折： 
    從「青樓」這個公眾場合到家庭內部，「侍姬」身分是韓約素成為女印人的重

要轉折。韓約素初入梁家，除天資不差外，卻無所專擅，只是一平凡女子。但她

受梁袠的循循善誘，以至能彈琴作曲、治石篆印，是她成就名聲的關鍵時期。 
    從韓約素身分的轉變觀察，有二種思考徑路：梁袠贖約素時，已「久負盛名」，

且「橐金充牣」，贖回約素應非指望她操持家務、埋首柴米油鹽；無非是作為「知

己」、「良伴」，38因此成就了韓約素日後治印的才能。 
    其次，從賣笑維生的青樓女子一躍成為知名印人的寵兒，「眷屬」身份想必較

「青樓女子」有更大的創作空間：沒有外界壓力，「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

耶？無已有家公在。」說明了「我不行，還有家翁撐腰呢！ 」並能充分運用梁袠

的藏書、藏譜，豐富印學涵養。藝術創作、突破的關鍵不礙乎「 經眼 」的多寡，

如梁袠這樣的職業印人、文士，所提供的豐沛資源，自不在話下。 

    從明清才女研究者的觀點來看，這種轉變是有其背景的39。論者並未點出身

分的轉變是否對女性造成影響， 而韓約素的特出之處則在經由這種轉化，反而成

就她在藝術史上的地位。 

 

3、閨閣／文人場域： 
    文人的生活寓所，成為集會、社交的場合，是很合理的。 然而當家中的女性

也參與此一的場合的同時，便模糊了「男賓止步」的閨閣與「 男性主導之集會場

合」間的疆界。韓約素即身處這樣的環境，她所參與的文化活動如創作（按：《清

代三百年艷史》中「 龍友卻雅善周旋的，在千秋書房裏，調脂弄墨，剪素裁縑，

約素都在一處。」）、餽贈（「有時一幀繪就，沒有押腳圖章，約素揀塊佳凍，鐫著

一兩字，蓋在下面，龍友嘻嘻的籠袖而去。」）、買賣（「其次要算田叔，沒有龍友

這樣取巧，卻用畫幅交易的。」）……等，這不同於閨閣才女的女性社團，40卻也

不同於名妓與文人的狎旎交往。 

    因此，從韓約素的生平考索，發現一種融洽的活動場域：即文人／才女結合

後所衍生出的閨閣／文人場域，女性的活動範圍因此更加多元。 

                                                 
38 參考高彥頤提出的「閨中良伴」觀點。見《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江蘇：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192―195。 
39 「很多婦女的社會標識──妻、妾、職業藝術家、歌女和名妓──很少是終身的。通

過生命中的許多階段，女性從一種身份行進到另一種身份，特別是改朝換代的動盪年

代裡。」高彥頤著，李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

2005 年），頁 252。 
40 參考高彥頤提出的「『家居式』結社」觀點。見《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江蘇：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21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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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文獻中韓約素是個「腕力柔弱」卻極具性格；不輕易「接訂單」、對石

材之大小與優劣有堅持的女子。這種性格是否與生俱來，不得而知，但受「青樓」

的生長環境影響應是可肯定的。 當她將此一性格帶入藝術創作，亦間接影響她在

印學上的勇於突破、不落窠臼，並吸引眾多「求印者 」登門；也使周亮工將其事

蹟載於《印人傳》，流傳至今。下一章便對韓約素的篆刻作品進行考察，以建構其

完整形象。 
 
三、現存的韓約素篆刻作品 

    如前一章引錄的文獻顯示，韓約素的篆刻作品流傳甚少，且多有偽作，因此

謹慎觀察現存的韓約素作品，可發現不少問題。如梁袠「蘭生而芳」（圖一）一印，

邊款有清人蔣仁之款記41：「乾隆甲午十一月八日。廣陵市上得此印。凡書畫得意

之作鈐之。或曰。千秋侍姬韓約素代作。女牀山民蔣仁記。」42斧鑿深刻、力能

劈山，端的是何震一派的粗獷印風，何以西泠八家之一的蔣仁會將此印視為韓約

素代作？ 
    現存韓約素的篆刻作品蒐集不易，經筆者遍尋後得九方（周亮工「終不滿十」

猶在耳畔）。本章分別對韓約素的白文印、朱文印進行考證，除辨別真偽外，並對

其美感進行品評。第三節則從韓約素的印章風格與藝術成就論述她在篆刻藝術史

中的意義。 
 

 
而 蘭 

芳 生 

（圖一） 
  

 
（一）白文印：「朗如明月入懷」、「陳氏讀書記」 

    現存的兩方韓約素製白文印中，「陳氏讀書記」（圖三）收於《王北岳藏歷代

閒章展覽圖錄》，43比對印面、邊款後，斷定應為偽作。其例證如下： 

                                                 
41 蔣仁（1743―1795），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泰，後更名仁，字階平，號山堂、吉羅居士、

女牀山民、銅官山民、太平居士、罨畫溪山院長。齋堂為磨兜堅室、吉羅庵。布衣終生。性孤

冷，寡言笑。工詩，風格清雅撥俗。書法從米芾上溯二王，三學孫過庭、顏真卿、楊凝式等。

善刻竹。畫擅山水，有幽逸趣。篆刻以丁敬為宗，不輕為人奏刀，傳世之作不多，為西泠八家

之一。存世有《吉羅居士印譜》。 
42 馮作民譯：《中國印譜》（台北：藝術圖書，1980），頁 93。 
43 王北岳：《王北岳藏歷代閒章展覽圖錄》（台北：麋研筆墨，2003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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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韓約素承襲梁袠一派，以「切刀」治印，「陳氏讀書記」一印筆劃硬瘦，刀法

犀利，顯非切刀所能為，應是以「衝刀」刻成44。 
2、 邊款「拜經樓」為清中葉收藏家吳騫的齋館號，45晚於韓約素活動的明末清

初。 
3、 現存韓約素印章邊款頂多署「鈿閣」二字，未曾見兼記治印年月的。 
4、 邊款「鈿閣」二字隸書筆法與韓氏其它邊款之署名筆法不同。 
 

印面 

  

印文 

釋文 

入 明 朗 

懷 月 如 

書 讀 陳 

記    氏 

邊款  拜 乙 

經 丑 

樓 初 

   夏 

鈿 篆 

閣 于 

 圖二 圖三 

    韓約素白文印另有「朗如明月入懷」（圖二）一印，在「漢摹印篆」筆法中略

帶圓柔，文字疏密排列、筆劃留白處理得當，是方佳作。 然而筆者以為，此印篆

法相當成熟，或為後人仿作，因此持保留的態度，不敢妄下定論。 
 

（二）朱文印：「吳下阿蒙」、「老不曉事強著一書」、「口銜明月噴芙蓉」、「愉曾」、

「種德垂世一經傳家」、「五湖煙坊十岳雲旌」、「翡翠蘭苕」 

    韓約素流傳的印章中，以元朱文最為後人稱道。核對文獻所載，確定為韓約

素手筆的印章有「吳下阿蒙」（圖四）、「老不曉事強著一書」（圖五）、「口銜明月

噴芙蓉」（圖六）三方，其中最常為人提及的是「老不曉事強著一書」，此印篆法

穩當，筆意嫻熟；邊框若隱若現造成印面疏放開闔，線條的精神又不失古雅，無

怪多為專家推崇。 
    論者對韓約素元朱文的評價皆多讚美之詞：《元朱文印技法解析》謂其「一筆

                                                 
44 「切刀」、「衝刀」為篆刻術語，參閱黃嘗銘《篆刻的邊款》（台北：真微書屋出版社，1995 年）。 
45 吳騫（1733―1813）字槎客，號兔床，清海寧人，諸生。家有拜經樓，據《海昌備志》：吳騫

「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不下五萬卷，築拜經樓藏之。晨夕坐樓中，展誦摩挲，

非同志不得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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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從容不迫，嫻雅安詳」；46《中國印章藝術史》謂其印「娟秀、典麗」；47沙孟

海則說：「穩秀有法度」48。又如收錄在陳巨來《安持精舍印話》中的「吳下阿蒙」

一印，「蕭疏數筆，含虛蓄實，似人穆然恬靜，猶如荷花映水」，49果真「粉影脂

香，猶繚繞小篆間」。  
 

印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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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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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鈿 

   閣 

   篆 

  

 圖四 圖五 圖六 

 
    欣賞本文附圖可知，韓約素朱文印的線條爽俐，章法均勻疏放，令人感到安

祥可喜；除可能為姓名章的「愉曾」（圖七），其餘皆為閒章，印文字句或有如「種

德垂世一經傳家」（圖八）的略嫌粗糙，「口銜明月噴芙蓉」、「五湖煙坊十岳雲旌」

（圖九）則可體味一股閨閣中的豪邁氣息。「 翡翠蘭苕 」（圖十）一印法度嚴謹，

直追「疏可走馬，密不透風」的古訓，印文詞句優美，線條細膩，果然「愈纖愈

                                                 
46 鞠稚儒：《元朱文印技法解析》（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 年），頁 15。 
47 劉江：《中國印章藝術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2005 年），頁 309。 
48 沙孟海：《印學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1987 年），頁 128。 
49 凌士欣：〈女篆刻家韓約素〉，刊於《人物》雜誌（1998 年第 8 期）網址：http://www.renwu.com.cn/

（觀看網頁日期：2007 年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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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令人品味再三。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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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三）邊款 

    韓約素印章邊款字數精簡，是她的特色。至多三字「鈿閣篆」，其餘皆為「鈿

閣」兩字，一方以楷款刻成，字跡工整秀麗； 另兩方為隸書款，仍是工整一路。

隸書邊款亦是韓約素的特色，不同於梁袠的長篇行草款記，韓約素的印章顯得乾

淨俐落、毫不拖泥帶水，也無怪周亮工要感嘆：「覺它巨鋟」了。 
 
（四）小結：韓約素篆刻作品的藝術成就 

    考察韓約素的篆刻作品有幾個意義：解答前述蔣仁邊款所留下的疑竇──為

何將梁袠「蘭生而芳」一印記載為「韓約素代作」的現象， 並論述明清一代談印

論藝者將韓約素的印章奉為「珍品」、爭相收藏的原因；進而從篆刻流派、石材優

劣討論韓約素在篆刻史中的藝術成就。 
1、從蔣仁的邊款觀察： 

    歷來論者對蔣仁觀梁袠「蘭生而芳」後刻之款記，未有任何論述；且歷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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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譜對「蘭生而芳」一印為梁袠所作亦毫無異議，皆將「蘭生而芳」收編在梁

千秋麾下。既然結論如此明確：「蘭生而芳」一印不可能為韓約素所作，那麼蔣仁

的款記究竟是一場誤會？抑或他有不同的看法？ 

    蔣仁所述：「或曰。千秋侍姬韓約素代作。」一句若對照周亮工《印人傳‧書

梁千秋譜前 》中梁袠成名後對治印的懶散、每每將委託交給其弟梁大年或侍姬韓

約素的景況，可知蔣仁採信了此一說法；爾後當他於「廣陵市上得此印」，竟忽略

了印旁署款「千秋」二字，把可能只是「道聽塗說」的「 千秋侍姬韓約素代作 」

像當作真實一般，附刻於邊款，這其實是寧願此印作者為韓約素而非梁袠的表徵。 

    在「書畫得意之作」鈐蓋，對文人來說是極為珍重的表現。蔣仁活動年代稍

晚於韓約素，他身為一代宗師，竟對韓約素的印章如此看重，不難想見當時文人

對她的觀感。 

    從前述文獻所載的韓約素生平即可得知，歷代藏家、印人、文人、書畫家對

韓約素的印章總多有推崇，除「物以稀為貴」的迷思外，韓約素治印的秀麗風格、

不輕易為人動刀的率意精神也是文人心嚮往之的原因之一。 

 

2、「雪漁派」印風下的特立獨行： 

    「雪漁派」乃以何震為宗，其中最著名者即為梁袠。查考印譜可知梁袠的元

朱文已具有相當的規模：「闇然堂圖書記」（圖十一）、「蘿石山房」（圖十二）已修

正何震朱文印線條的紊亂，顯現佈局勻稱渾圓的技巧。韓約素的印藝乃梁袠親授，

但觀其元朱文，較梁袠的筆劃更加細膩、整體形構更顯高古，是梁袠所未具有的

雅緻氣息。 

 

 

 

圖 闇

書 然

記 堂

 

 

 

 

山 蘿 

房 石 

 

圖十一 圖十二 

 
    韓約素篆刻技巧的突破鮮為人所論，恐與她的作品稀少有關。然而從少數的

例子可得知她雖生活於梁袠家中、觀摩梁袠的藏印、接受梁袠的篆學知識，但印

風卻展現迥異於梁袠的面貌，這是相當奇特的。流派、師承雖不必然影響印人治

印的風格，但竟日遊處、耳濡目染之下，作品自然會反映出作者的學習經驗與在

這個行當中浸染的氣息。因此「破格」便成為歷代書法、繪畫、金石等創作活動

中難能可貴的作為了。 

    韓約素身為女子，又為梁袠的「侍姬」，在身份上自然容易被史料忽略。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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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文論證，可知她在明末清初「 雪漁派」印風的承繼與另闢蹊徑，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 

 
3、小章‧凍石‧巧手──文人風／雅顯影： 

    中國印章的發展，從先秦兩漢的銅印、玉印，直至元代才因王冕以「花乳石」

刻印，開啟了「石印」材質的使用。「凍石」最早被文彭發現，質地較軟，容易下

刀，恰巧適合腕力較工匠弱的文人們，因此開啟了文人親炙篆刻的風潮。本文所

引錄的韓約素事蹟文獻中，「凍石」為她創作的主要材料：「性惟喜鐫佳凍」；「小

章」為她篆印的訴求，這種追求「小而美」、「精緻美」的態度顯現了晚明以來文

人風雅的思維： 
(1)、好的印材除實用價值外，更較劣質印石多了一層「收藏的價值」，這在明清

一代逐漸盛行的品鑑、賞玩風氣中，是文人追求的目標。 
(2)、對印材的苛求反映當時文人重視「名家篆刻」更勝於工匠刻印：照理說印章

作為實用物品，是誰刻的並不重要，只要字跡清晰即可。而當時文人士子登門求

印者無非是對韓約素的作品另眼相看，否則論當時職業印人應不在少數，不見得

非韓約素不可。 
(3)、「文人篆刻」除標榜文人高於製印工匠的才學與美感外，治印者的「 風骨 」

也是收藏家品評的依據：對受儒家傳統的文人士子來說，「不役於形軀」、「放浪形

骸之外」乃是他們人生的另類渴望。套句傅山的話：「寧拙毋巧，寧醜毋媚，寧支

離毋輕滑，寧真率毋安排。」50正是朝向「雅」而非「俗」的人格／書格風尚。

回到韓約素作品來看，她的「拒刻巨章、劣石」行動展現性格；元朱文的印面呈

現巧思；飽含韻致的印文散發典雅情調，正是「文人篆刻」的表現。 
 

    本章從韓約素流傳至今的印拓觀察，並擴及明清篆刻場域的相關問題。從論

述可知，印面可反映作者的人格風骨；從選材到成品，這一連串的活動取決於作

者的生命型態──或如梁袠的草率為之；或有像韓約素一樣精挑細選、具足了誠

意──當人們檢視印章「視覺效果」的同時，體會著作者的知識架構、人生閱歷。 
    透過考索韓約素的印章，本文提出了以往論者未曾關注的韓約素──一位在

篆刻藝術史中佔有一席之地的女性。 
 
四、韓約素在篆刻藝術史中的意義 

（一）提供主流視野下的女印人形象 

    吾人不應因周亮工、吳騫、楊復吉等人對韓約素的讚譽推崇，就忽略了男性

主導文化書寫的背景氛圍51。 晚明才女著述、出版的蓬勃光景並不適用篆刻藝術

                                                 
50 傅山：《傅山全書》第一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年），頁 50。 
51 參考毛文芳：〈明末清初文化書寫的面向與意涵〉，收錄氏著《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

書寫新探》（台北：臺灣學生，2001）。 



昔日憑欄撥阮曲，今朝伏案弄金石─論女篆刻家韓約素               蔡孟宸 
 

62 

一門，男性仍把持著品評賞鑑的權柄，無論是史料的記述、詩句中所呈現的女性

身影，都不脫父權（patriarchy）社會根深蒂固的某些觀感。藉由解構韓約素生平

之篇章，可得一男性視角──亦即中國文化書寫──下的女性形象，由此去理解

文人思維，是一不可忽視的研究面向。以下分三點述之： 
1、石經其手，輒瑩如玉──女性身體的刻版印象 
    文獻記載，韓約素嘗替梁袠「治石」（按：將印石打磨、上蠟使之光鮮亮麗），

「石經其手，輒瑩如玉」，《清代三百年艷史》則謂：「她終日撫弄這石，磨光刮垢，

千秋總說美人心細，才能夠妥貼不頗。」然而，只要是粗通印石之學的人都知道，

打磨上蠟是件誰都能幹的活兒，不是非「女子之手」、「心細如髮」不可。由此可

知當文人在觀看女性之時，往往會不經意地聚焦在她們的女性特質上；訴諸文字

紀錄時，則更加強化這些特質。文人或許無意如此，但從女性主義的角度思考，

這的確是一種父權主義的文化背景使然52。 
 
2、自憐腕弱，喜作小章──陰柔的女性特質 
    根據女性主義觀點，女性的陰柔特質是「自我用來控制他者的首要機制。透

過代代相傳的社會化過程，女人被塑造成被動、陰柔的角色」53，不消說，韓約

素生長的秦淮水榭更是女性特質的大熔爐： 婉約、纖細、媚態、嬌嗔……這些形

容女性的辭彙，說明了迎合男性欲求的娼妓文化，正是父權主義下的產物54。韓

約素的「自憐」柔弱，雖然是她自己的闡述，然則曾為青樓女子的身份背景，此

一特質根本無需說明；換言之，是周亮工等文人透過自身的眼光，無端地強化了

韓約素身為女印人在「刻印」此一活動中的陰柔特質。 
    以筆者自身篆印的經驗而言，質地再軟的印石，若手腕沒有相當的掌控力，

便無法刻出精細爽朗的線條；面積越小的石材，越需要精準的力道。文獻所載韓

約素「喜作小章」，則若以「吳下阿蒙」（圖四）、「翡翠蘭苕」（圖十）等小印觀察，

可發現她對刀法的掌控，是相當精熟的。這便破除她「腕弱」的假象了。 
 
3、歡場知己，閨中良伴──文人情感投射 
    明清才女研究當中，論者咸以「文人將情感投射於才女」的觀點，55 詮釋才

女文化在明末興盛的原因； 文人對才女的破繭而出抱持著激賞的眼光，始於對自

身的淪落、不遇心境的投射56。 以「名妓」的散發無限魅力為例，文人士子遊處

酒家娼館，對青樓女子有更深一層的關注；因此文人對才貌兼備的青樓女子，總

是特別傾心，甚至選擇青樓女子作為終生伴侶……如本文在第二章小結所述，韓

                                                 
52 見顧燕翎：《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存在主義女性主義》（台北：女書文化，2003 年再版）。 
53 西蒙波娃語。引自顧燕翎：《女性主義理論與流派》（台北：女書文化，2003 年再版），頁 106。 
54 參考蕭國亮編：《中國娼妓史》（台北：文津出版社，1996 年）。 
55 學者魏艾蓮、康正果皆有此一觀念。 
56 「女子有才而淪落，當然就格外會引生文人的悵觸。」龔鵬程：《才》（台北：學生書局，2006

年），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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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素青樓女子的身分給予文人多重想像的空間，並映射到自己的人生──以此一

現象解釋韓約素印章的備受珍視，不失為一客觀立論。 
    韓約素「侍姬」身份則經由與文人之婚姻而來，她能彈琴唱曲、又懂金石之

趣，是排憂解悶的好伴侶；更可分擔梁袠因盛名而吸引來的求印者。這樣的特殊

身分，得到文人的好感。文人大抵寂寞，流連聲色場所亦不礙乎聊慰滿腹的不得

志；從後代印人對韓約素的詩文可看出他們渴望有這樣的知己、良伴：「梁家小婦

最知音，方寸蟲魚竭巧心。（吳騫〈論印絕句〉）」因此韓約素在文獻記載中，或有

刻意突顯之嫌，若能體察文人欽羨心境，當可獲得解答。 
 
（二）女性發聲：突破性的創作與啟發 

    前述對歷代文獻所載的韓約素形象進行解構，理解文化書寫存在的偏見。而

從文獻與印章作品的交互對照，則可提出韓約素透過創作所達到的成就。以下分

三點論析： 
1、從代為捉刀至別出心裁──篆刻史上的突破 
    藝術創造的過程必須經過模倣、擬作而後才能有創新、突破──尤其「承先

啟後」是藝術家終生投注心力之目的。如大部分談印論藝者對梁袠的評價為「墨

守何震舊法，不足為觀」即是一例，純粹因襲前人著作，是有損其藝術評價的。 
    承接本文第三章的結論，韓約素的印章具有脫於何震一派的印風創造，雖作

品稀少，但仍不失為明末清初篆刻藝術發展的指標之一。韓約素作品的破格、創

新，置於明末清初的時間點上看，則成為女性發聲的象徵。明清兩代的女性透過

文學作品的創作，進入男性主導的文學場域，而韓約素不以文才躋身上流，而用

「印章」技藝名世，此一現象具有時代、區域、文化的多重意義，是觀看明末清

初藝術發展的珍貴材料。 
 
2、女印人的文人風骨 
    明季的印章文化與書法、繪畫等藝術有些許不同，其性質較接近工藝品，仍

以「實用性 」為創作的主要依據，收藏賞玩的風氣，要到清代以後才更加具體。

因此作為一「印人」，作品的生產往往受「市場需求」的影響──價格、數量的考

量；外加「人情壓力」，是以才會出現如梁袠「草率」、「應付」等行徑。而韓約素

身為女性，身處「侍姬」的低下地位，卻仍「拒刻巨章」、「非佳凍不鐫」，是很特

殊的情形。 
    文人都常有身不由己的感嘆，「案牘勞形」、 「不如歸去」；然而又有多少文

人真正能「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57？展閱歷史，多見汲汲營營的功名追求、

縱情聲色犬馬的自甘墮落；少有氣節凜然、潔身自愛者。女性則因社會地位使然，

                                                 
57 陶潛〈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理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露

沾我衣。衣沾不足惜，但使願無違。」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台北：正文出版，1987 年），

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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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難有自我堅持、自我聲援的機會，當女人「率性而為」則被譏為「悖反常道」、

「不守綱紀」；當她們有所訴求時則被視為「任性」、「踰越倫理」……韓約素的生

長環境（青樓）、身份（文人妾）、 身處時代背景（明末）給予她一個不受外界限

制的創作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她展示了女性「男性化」的文人風骨，58這在明

清婦女文化中是有跡可循的。 
 
3、所歸老寒士，仍以一藝傳──女性藝術家的不朽成就 
    學者嘗提到明末清初的名妓倚仗文人名士的威望與學識， 藉以提升自己的社

會地位59。然而韓約素依附的印人梁袠，既不如錢謙益、陳子龍等名聲赫赫；亦

不如貴族王孫的多金多勢，無從抬高她的聲名， 若以一平常的青樓女子而論，早

該淹沒在歷史的洪流當中。 然而韓約素竟以女流身分，靠著「刻印」一藝，留名

史冊，實屬難能。 
    中國歷朝各代，人文藝術擁有廣大的創作隊伍，品類繁複、主題多元且駁雜

並置；工匠與藝術家的分野，常在於作品與人格是否能留諸史傳、為後人所景仰

稱頌。要達到這樣的成就，並非易事。韓約素的事蹟流傳，影響深遠，如她「欲

儂鑿山骨耶？生幸不頑，奈何作此惡謔。」的話語，令後代篆刻家喜以「鑿山骨」

一語以示雅謔，如吳昌碩〈刻印〉60：「山骨鑿開混沌竅，有如雷斧揮豐隆。」這

不僅是篆刻史上的奇葩，也是女性藝術家的不朽成就。 
 

（三）小結：藝術研究的重要素材 

    誠如琳達‧諾克林（Linda Nokhlin）在〈為什麼沒有偉大的女性藝術家？〉61

一文所言，女性的知識基礎建立在男性主導的文化書寫上，越過如此龐大的知識

體系不顧，直如釜底抽薪，簡直無法獨立成就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藝術創造。 
    然而總結前述研究成果可知，韓約素上承雪漁派印風而能推陳出新； 下啟女

性篆刻之可能，是篆刻藝術史中不可或缺的要角。 這或許要歸功韓約素的特殊生

長環境與印人梁袠的慧眼獨具吧？但我們更可以說，「晚明」這個可說是眾聲喧嘩

（heteroglossia）的時代，是孕育驚人藝術、文化的溫床，世代更替之際所引發的

人類潛能，蘊積了雋永且豐富的文化資產。 
    韓約素的女印人形象提供藝術研究者一個新的觀看視野──明、清兩代的女

性藝術家，這是一個蘊藏豐富、值得一探究竟的課題，  
 

                                                 
58 此處「男性化」非指外表裝扮的男性化，是指女性自我意識中的社會地位與男性不相上下。參

考高彥頤提出的「潛龍或牝雞：男性化的女性」觀點。見《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女文化》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260―262。 
59 暴鴻昌〈明末秦淮名妓與文人──讀余曼翁《板橋雜記》〉，《中國文化月刊》，（1998 年 4 月）。 
60 韓天衡：《歷代印學論文選》（西泠印社出版，1985 年），頁 1017。 
61 琳達‧諾克林（Linda Nokhlin）著，游惠貞譯：《女性，藝術與權力》（台北：遠流出版，2005

年），頁 18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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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韓約素，現存史料記載的第一位女篆刻家，經由對她生平的考索與印藝的評

介，初步處理了晚明至明末清初一代，關於女藝術家的幾個課題。韓約素的研究

充分顯示：不是只從文本、作品的「表面」現象就能完整建重構一位女藝術家的

完整形貌，藉由史料、藝術作品的互文對照與時空背景的掌握，如此多角度的觀

看、展示，當能對篆刻藝術史或中國藝術研究、中國婦女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雖一再提到女印人研究受到忽視，但相信這只是缺少論者投以關注之眼

神，一旦透過更多人投注心力、挖掘考索，則更多受到歷史埋沒的女藝術家身影，

則定會顯現在世人的眼前。 
    相信經由本文對韓約素的研究，提出此一觀看角度，當能吸引人們對這些有

創見的女性身影，感到高度的興趣，通過考察女藝術家為人忽略的生平史料、佚

文軼事，則可展現社會的多元文化；透過欣賞篆刻藝術，則能感受當時風雅的文

人氛圍，品味古人俯拾即是的閒情逸致。 
    最後，感謝指導教授毛文芳老師的指正與「明清文學專題」課堂中同學的建

議與提問，那些意見皆是筆者斟酌修改時參考的依據。本文亦期待各方的批評與

指教，任何寶貴的意見，都是本文朝向完備周全的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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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片出處 

圖片出處 本文 

圖次 

印文 

書名／網頁 頁數 圖次 

圖一 蘭生而芳 翻拍自小林斗盦編：《篆刻全集》第三冊，《官印‧私印／文彭‧

何震他》（東京：二玄社出版，2001 年） 

頁 154 無圖次 

圖二 朗如明月入懷 下載自「真微印網」，網址：http://220.130.134.84/MainHome.asp

（下載時間：2007 年 5 月 13 日） 

 無圖次 

圖三 陳氏讀書記 翻拍自王北岳：《王北岳藏歷代閒章展覽圖錄》（台北：麋研筆墨，

2003 年） 

頁 25 無圖次 

圖四 吳下阿蒙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101 無圖次 

圖五 老不曉事強著一書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101 無圖次 

圖六 口銜明月噴芙蓉 下載自「真微印網」，網址 http://220.130.134.84/MainHome.asp（下

載時間：2007 年 5 月 13 日） 

 無圖次 

圖七 愉曾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101 無圖次 

圖八 種德垂世一經傳家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101 無圖次 

圖九 五湖煙坊十岳雲旌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101 無圖次 

圖十 翡翠蘭苕 翻拍自劉江《中國印章藝術史》（下），（杭州：西泠印社出版，

2005 年） 

頁 308 圖 233 

圖十一 闇然堂圖書記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94 無圖次 

圖十二 蘿石山房 翻拍自沈沉主編：《中國篆刻全集》，卷四（哈爾濱：黑龍江美術

出版社，2000 年） 

頁 95 無圖次 

 
 


